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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二题，兼谈三国
韩 羽

凤姐与曹操

有一文， 写凤姐， 言道： “《三国

演义》 的读者， 恨曹操， 骂曹操， 曹操

死了想曹操。 《红楼梦》 的读者， 恨凤

姐， 骂凤姐， 不见凤姐想凤姐。”

将凤姐比曹操 ， 有趣 ！ 有可比性

么， 想来想去， 想起曹操的一句名言：

“宁教我负天下人， 休教天下人负我。”

得知这句名言 ， 也是从 《三国演义 》。

是曹操杀了吕家全家、 继而又杀了吕伯

奢， 陈宫说： “适才误耳， 今何为也？”

之后， 他甩出了这么一句。

“恨曹操， 骂曹操， 曹操死了想曹

操”， 是 《三国演义》 读者的评语。 这

评语当然也包含了对曹操杀吕伯奢的看

法。 语云：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且以

这八个字解读一下曹、 吕公案。

翻开 《三国演义》， 寻行数墨：

曹操行刺董卓未遂， “卓遂令遍行

文书， 画影图形， 捉拿曹操。 擒献者，

赏千金， 封万户侯。 窝藏者同罪。” 现

下的说法， 就是悬赏通缉犯。 曹操逃出

城外， 至中牟县， 为守关军士所获， 县

令陈宫 ， 亲释其缚 ， 弃官随其一并逃

走 。 过成皋 ， 到吕伯奢家中 。 奢曰 ：

“我闻朝廷遍行文书， 捉汝甚急。 汝父

已避陈留去了， 汝如何得至此？” 这就

是说吕伯奢已得悉擒献曹操者 “赏千

金， 封万户侯” 的文书了。 “操告以前

事 ， 曰 ： ‘若非陈县令 ， 已粉骨碎身

矣。’ 伯奢拜陈宫曰： ‘小侄若非使君，

曹氏灭门矣。 君宽怀安坐， 今晚便可下

榻草舍。’ 说罢， 即起身入内。 良久乃

出， 谓陈宫曰： ‘老夫家无好酒， 容往

西村沽一樽来相待。’ 言讫， 匆匆上驴

而去。 操与宫坐久， 忽闻庄后有磨刀之

声。 操曰： ‘吕伯奢非吾至亲， 此去可

疑， 当窃听之。’”

面对此情此状， 不仅曹操生疑， 可

又谁能不疑，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也。

当听到 “缚而杀之”， 为了不 “必

?擒获 ”， 又须当机立断 ， 别无选择 ，

只有逃跑或是对抗 。 曹操没有逃跑 ，

而是 “遂与宫拔剑直入 ， 不问男女皆

杀之 ”。 不只曹操 ， 陈宫不是也 “疑 ”

了么。

“搜至厨下 ， 却见缚一猪欲杀 ” ，

方知是误杀了 。 如以事后诸葛亮的看

法， 可以责备曹操 “多疑”， 如不胶柱

鼓瑟 ， 也当会庆幸自己未曾碰上这类

事件 ， 如碰上这类事件 ， 也难保不彼

此彼此 ， 仍是那句话 ： 人同此心 ， 心

同此理也。

杀了吕家八口 ， “急出庄上马而

行， 行不到二里， 只见伯奢驴鞍前鞒悬

酒二瓶， 手携果菜而来， 叫曰： ‘贤侄

与使君何故便去？’ 操曰： ‘被罪之人，

不敢久住。’ 伯奢曰： ‘吾已吩咐家人

宰一猪相款， 贤侄、 使君何憎一宿？ 速

请转骑。’ 操不顾， 策马便行。” 想是曹

操悔恨。 多疑误杀， 无脸见人了。

“行不数步， 忽拔剑复回， 叫伯奢

曰 ： ‘此来者何人 ？’ 伯奢回头看时 ，

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 大大出人逆料，

见此状， 谁能不恨曹操， 不大骂曹操凶

狠残忍 ？ 曹操抛出了一句 ： “伯奢到

家， 见杀死多人， 安肯干休？ 若率众来

追， 必?其祸矣。” 就成败利害论， 其

言不无道理。 可是君子有所为、 有所不

为。 小人则无所不为。 只此之差， 本是

错误 ， 顿成罪恶 。 原是英雄 ， 成了奸

雄。 看他那把刀， 既杀恶人董卓， 又杀

好人吕伯奢， 又是何样刀耶？ 能不引人

思摸。

“恨曹操， 骂曹操， 曹操死了想曹

操”， 似又可再添上两句： “想曹操是

为的笑曹操， 笑曹操是因了从自己身上

也看到了曹操。”

将凤姐比曹操， 有可比性么？ 想来

想去 ， 想起了凤姐的一句不算名言的

言： “从今倒要干几件刻薄事了。” 是

王夫人根据下边的私诉而查问凤姐扣发

月钱的事之后， 甩出了这话的。

“恨凤姐， 骂凤姐， 不见凤姐想凤

姐”， 且择选 《红楼梦》 篇章 “贾二舍

偷娶尤二姨”， 来看看凤姐的刻薄。

谁先欺负谁 ？ 是凤姐欺负的尤二

姐， 还是尤二姐欺负的凤姐？

尤二姐、 贾琏 “如胶似漆， 一心一

计， 誓同生死， 那里还有凤、 平二人在

意了？” 看来她已忘了贾琏和凤姐原本

是夫妻。

“这里凤姐又问平儿： ‘你到底是

怎么听见说的？’ 平儿道： ‘就是头里

那小丫头子的话。 她说她在二门里头，

听见外头两个小厮说： 这个新二奶奶比

咱们旧二奶奶还俊呢。’” 是尤二姐先欺

负的凤姐， 是 “鹊巢鸠占”。

凤姐是好惹的么， 能不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连武大郎还要裸起衣裳抢入

茶坊去拼命哩。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怎能独责于凤姐？

接下来是过招儿， 斗智斗勇了。

讯问兴儿， 兴儿回道： “后来就是

蓉哥儿给二爷找了房子。” 凤姐忙问道：

“如今房子在哪里？” 兴儿道： “就在府

后头。” 凤姐儿道： “哦！” 回头瞅着平

儿， 道： “咱们都是死人哪！ 你听听！”

兴儿又回道： “珍大爷那边给了张家不

知多少银子， 那张家就不问了。” 凤姐

道： “这里头怎么又扯拉上什么张家李

家咧呢？” 兴儿道： “那珍大奶奶的妹

子原来从小儿有人家的， 姓张， 叫什么

张华， 如今穷得待好讨饭。 珍大爷许了

他银子， 他就退了亲了。” 凤姐儿听到

这里， 点了点头儿。

好一个 “凤姐儿听到这里， 点了点

头儿”， 是她立即意识到了这个意外的

信息是一柄杀手锏 。 精明机敏得赛似

《沙家浜》 里的阿庆嫂。

“凤姐越想越气， 歪在枕上， 只是

出神 。 忽然眉头一皱 ， 计上心来 ， 便

叫： ‘平儿， 来！’ 平儿连忙答应过来。

凤姐道： ‘我想这件事， 竟该这么着才

好， 也不必等你二爷回来再商量了。’”

她已成算在胸了。

先把尤二姐接进荣国府里来。 且听

她对尤二姐说的话： “如今娶了妹妹作

二房， 这样正经大事， 也是人家大礼，

却不曾合我说。 我也劝过二爷， 早办这

件事， 果然生个一男半女， 连我后来都

有靠。 不想二爷反以我为那等妒忌不堪

的人 ， 私自办了 ， 真真叫我有冤没处

诉。 我的这个心， 惟有天地可表……所

以我亲自过来拜见。 还求妹妹体谅我的

苦心， 起动大驾， 挪到家中， 你我姐妹

同居同处……要是妹妹在外头， 我在里

头 ， 妹妹白想想 ， 我心里怎么过的去

呢？ 再者叫外人听着， 不但我的名声不

好听， 就是妹妹的名儿也不雅。 况且二

爷的名声， 更是要紧的， 倒是谈论咱们

姐儿们还是小事。” 装模作样， 却又句

句通情达理。 说得比唱的还好听。 纵使

尤二姐不情愿， 又能奈何！ 只好乖乖地

跟了她回来。 回来之后， “脂砚斋” 批

语里透出的消息： “写使女欺压二姐，

正写凤姐欺压二姐 。” “上头一脸笑 ，

脚下使绊子”， 正应了她那话： “从今

倒要干几件刻薄事了。”

“凤姐儿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儿” 的

那个意外信息， 派上了用场。 那信息就

是尤二姐 “果然已有了婆家的， 女婿现

在才十九岁 ， 成日在外赌博 ， 不理世

业， 家私花尽了， 父母撵他出来， 现在

赌钱场存身。 父母得了尤婆子二十两银

子， 退了亲的， 这女婿尚不知道———原

来这小伙子名叫张华。 凤姐都一一尽知

原委， 便封了二十两银子给旺儿， 悄悄

命他将张华勾来养活， ‘着他写一张状

子， 只要往有司衙门里告去， 就告琏二

爷国孝家孝的里头， 背旨瞒亲， 仗财依

势， 强逼退亲， 停妻再娶。’” 好个厉害

的杀手锏 ， 将贾琏 、 贾珍 、 贾蓉 、 尤

氏、 尤二姐一网打尽， 将整个宁国府折

腾得个人仰马翻。 只见凤姐出手， 招招

见血， 招招出彩， 招招令人感叹 “我堂

堂须眉， 诚不若彼裙钗”。

要张华写状子， 张华先怕了， 不敢

造次， 旺儿回了凤姐， 凤姐气得骂道：

“真是他娘的话！ 怨不得俗话说 ‘癞狗

扶不上墙’ 的！ 你细细说给他： ‘就告

我们家谋反也没要紧！’ 不过是借他一

闹， 大家没脸， 要闹大了， 我这里自然

能够平服的 。” 胸有成竹 ， 收放自如 ，

你看， 她在闹着玩儿哩。

教唆张华状告贾琏。 事后， 凤姐一

想， 官府若将尤二姐判给原告张华呢，

“未免贾琏回来 ， 再花几个钱包占住 ，

不怕张华不依， 还是二姐儿不去， 自己

拉绊着还妥当， 且再作道理。 只是张华

此去， 不知何往， 倘或他再将此事告诉

了别人， 或日后再寻出这由头来翻案，

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 原先不该如此把

刀把儿递给外人哪！”

读到此处 ， 谁能不笑 ， 以凤姐之

精细， 竟也 “把刀把儿递给外人”。 可

这又终究是她自己悟到了的 ， 我们还

未必能思及此 。 笑她 ， 岂不是在笑我

们自己 ？ 是五十步笑百步 ， 还是百步

笑五十步？

为了把 “刀把儿” 夺回来， 凤姐儿

“复又想了一个主意出来， 悄命旺儿遣

人寻着了他 ， 或讹他做贼 ， 和他打官

司 ， 将他治死 ， 或暗使人算计 ， 务将

张华治死 ， 方剪草除根 ， 保住自己的

名声。”

整个事儿的起因 ， 本是 “鹊巢鸠

占”， 凤姐儿的矛头攻击对象是尤二姐，

可现在一门心思要 “治死 ” 张华了 。

“鲁酒薄而邯郸围”， 天下事总是这么阴

错阳差。 这又恰好应了那 《聪明累》 的

话：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算了卿卿性

命。” “心毒手狠” 四个字， 凤姐儿再

也洗抹不掉了。

曹操杀吕伯奢， 凤姐杀张华， 不是

有可比性了么。 曹操起始并未想到杀吕

伯奢， 可又终于杀了吕伯奢。 凤姐儿起

始并未想到杀张华， 可又一门心思想杀

张华， 又何其相似乃耳。 如此这般， 不

颇引人思摸么？

“恨凤姐， 骂凤姐， 不见凤姐想凤

姐”， 下边也可再添加两句： “想凤姐

是为的笑凤姐， 笑凤姐是因了从自己身

上也看到了凤姐。”

漫议鸳鸯 “殉主”

“殉主” 一词， 出现于 《红楼梦》，

是在第一百十一回的回目上： “鸳鸯女

殉主登太虚”。 《红楼梦》 八十回之后

的四十回， 是高鹗续作。

记得多?前， 曾读到有些文章， 谓

“殉主” 二字是高鹗强加于鸳鸯的， 有

损于鸳鸯的形象。

“殉主” 一词， 并不孤单， 还有伙

伴： 殉国、 殉道、 殉情…… “殉”， 就

是把命豁出去了， 能把命豁出去， 谁能

轻易地做得到？ 当然还要看其所 “殉”

的对象， 值不值得为之去 “殉”。

言归正传， 且说鸳鸯。

王夫人、 薛姨妈、 李纨、 凤姐儿、

宝钗等姊妹并外头的几个执事有头脸的

媳妇 ， 都在贾母跟前凑趣儿 。 鸳鸯看

见， 忙拉了她嫂子， 到贾母跟前跪下，

一面哭一面说， 把邢夫人怎么来说， 园

子里她嫂子怎么说， 今儿她哥哥又怎么

说， “因为不依， 方才大老爷越发说我

‘恋着宝玉’， 不然， 要等着往外聘， 凭

我到天上， 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

去， 终久要报仇。 我是横了心的， 当着

众人在这里 ， 我这一辈子 ， 别说是宝

玉 ， 就是 ‘宝金 ’、 ‘宝银 ’、 ‘宝天

王’、 ‘宝皇帝’， 横竖不嫁人就完了。

就是老太太逼着我， 一刀子抹死了， 也

不能从命！ 伏侍老太太归了西， 我也不

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 或是寻死， 或是

剪了头发当姑子去。 要说我不是真心，

暂且拿话支吾， 这不是天地鬼神， 日头

月亮照着， 嗓子里头长疔！”

其中有一句 “伏侍老太太归了西，

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 ， 或是寻

死， 或是剪了头发当姑子去。” 把 “寻

死 ” 放在了 “当姑子去 ” 之前 ， “寻

死” 当是首选了。 将她的话变个说法：

“老太太活一天， 我也活一天； 老太太

死了， 我也去死。” 试与 “殉主” 一词

比对比对， 似也并无大谬。

且再听听贾母对邢夫人说的话 ：

“我正要打发人和你老爷说去， 他要什

么人， 我这里有钱， 叫他只管一万八千

的买去就是， 要这个丫头， 不能！” 贾

母的话， 斩钉截铁。 当然贾母也不是对

所有奴婢都如此 ， 之所以如此者 ， 李

纨、 凤姐的话语可证。 李纨说： “有个

唐僧取经， 就有个白马来驮着他。 刘智

远打天下 ， 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 ” ，

“大小都有个天理 ， 比如老太太屋里 ，

要没鸳鸯姑娘， 如何使得？ 从太太起，

哪一个敢驳老太太的回？ 她现敢驳回，

偏老太太只听她一个人的话 ” 。 为何

“只听她一个人的话”？ 信得过也。 凤姐

儿说： “老太太离了鸳鸯， 饭也吃不下

去！” 人是铁， 饭是钢。 吃饭可是紧要

的事！

一个是至尊主子， 一个是至下至卑

的奴仆， 阴错阳差， 相依为命， 这已不

仅仅是单纯的主奴关系了。

到了一百十回 ， 贾老太太寿终正

寝， 即鸳鸯说的 “归了西” 了， 鸳鸯选

择的是 “寻死”， 没有 “当姑子去”， 言

行合一， 证明了不是 “拿话支吾”。

以实际处境看， 她也只能选择 “寻

死”， 没了庇护者， 纵然此时贾赦还是

囚犯， 可是邢夫人仍在， 贾赦对鸳鸯的

哥哥金文翔说的 “凭她嫁到了谁家， 也

难出我的手心”， 言犹在耳， 网中之鱼，

俎上之肉， 何去何从？ 不卜而自明也。

鸳鸯活得尊严， 死得适时， 诚如孟

子说的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

武不能屈”。

主子是人 ， 奴仆也是人 ， 他们的

身上都有着人的社会性 ， 也都有着人

的共同性 。 既有着阶级的不同 ， 也有

着共同的道德规范。 比如仁、 义、 礼、

智 、 信 ， 就是所有不同阶级的共同行

为准则。

据此来看贾母和鸳鸯 。 俗话说 ：

“你不仁， 我不义。” 反过来说， 你对我

以 “仁”， 我报你以 “义”。 投桃报李，

人之恒情 。 如谓贾母对鸳鸯以 “仁 ”，

此 “仁” 可谓大矣。 她以主子之权威，

果决地庇护了鸳鸯的人的尊严， 其矛头

之所向， 恰是她的亲生儿子， 能不谓之

大恩大德， 鸳鸯能不以义相报？

再回到开头提到的回目：“鸳鸯女殉

主登太虚”。 中国文人说话作文，讲究的

是典雅。 话不直说，比如人死了，说“仙

逝”“故去”“作古”“寿终” ……就是不说

“死” 字。 高鹗恐也未能免 “雅 ”。 比

如照鸳鸯的话直说 ， 可以写成 “老太

太死了我也死 ”， 似乎就无大咀嚼头 ，

可是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 ， 读来就

齿颊生香 。 高鹗再也没有想到 ， 他这

么一 “雅 ” ， 竟给自己招来了这么大

的麻烦 。

其实高鹗更没有想到的是 ， “殉

主” 二字是败也萧何， 成也萧何。 给鸳

鸯帮了个不大也不算小的忙， 请看第一

百十一回：

“贾政因她 （鸳鸯） 为贾母而死，

要了香来 ， 上了三炷 ， 作了揖 ， 说 ：

‘她是殉葬的人， 不可作丫头论， 你们

小一辈的都该行个礼儿。’”

贾政说这话， 自有贾政的意图， 存

而不论。 我只是说， 贾赦此时仍在充军

流放中， 没有在场， 如若他也在场， 听

了贾政的话， 他上香不上香？ 作揖不作

揖 ？ 反正是尴尬得有乐子看 。 贾政的

话， 无异于给了贾赦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一耳光岂不是鸳鸯打的。

我们有句老话： “以夷制夷”， 对

鸳鸯的 “殉主” 论， 不妨依样而说之：

“以主制主 ”。 借这个主子去制那个主

子 ， 不亦斗争之策略乎 ， 不亦失之东

隅 ， 收之桑榆乎 。 好个鸳鸯 ， 真真个

“死诸葛吓煞活仲达” 也。 高鹗， 知乎

知乎， 你歪打正着也。

又想起鲁迅文中提到过的一位外国

人的话 ： “长谷川如是闲说 ‘盗泉 ’

云： ‘古之君子， 恶其名而不饮， 今之

君子， 改其名而饮之。’” 古之君子、 今

之君子， 一个样， 都有点儿胶柱鼓瑟，

只看其 “名”， 不究其 “实”， “殉主”

之争， 岂非如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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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村篁墩先是被皖赣铁路擦

了一下 ， 后被 215 省道粘了些

边， 前不久又被洪水哗啦了一回， 一

座嘉靖?做的桥断了。 古村剩下的部

分， 靠山站着。 山不高， 也就一个半

圆的样子， 长着竹子、 树和草。 徽州

呆久了， 我觉得不去篁墩走一走是个

罪过。 巷子铺着石板， 更多的巷路被

水泥抹平， 老砖在黄泥巴墙里叠加着，

深黑的迹痕， 构不成一个伤疤。 自然

现象比比皆是。 逼窄的空中， 屋宇像

是有点碰。 那是时光在打颤。 近两千

?历史的篁墩实在久远了， 如果不是

出了一个人， 这巷路这名声， 恐怕早

在山地和原野里消失了。

公元 514 ? （还是南北朝的时

候）， 篁墩一个姓胡的女人， 生了个白

白胖胖的男孩。

多?以后， 人们才知那是一个响

亮又重大的时刻。 篁墩从白茫茫的雨

幕里消隐， 又被电闪强烈地推举。 村

边的篁墩湖卷起大潮， 水口的樟树和

青冈栎在舞动， 叶片在大雷雨里被洗

涤得翠绿新亮 。 对于茅屋里的生存 ，

当然是一个挑战， 可是对于朝廷赐宅

第的官宦人家， 该干嘛的干嘛！ 喝茶

的碰了碰瓷盏， 生孩子的多了几声喊

叫， 廊道里有了匆急的脚步。 高墙厚

瓦仿佛在应和着某种元气， 生机冲击

出忽明忽暗的景象。 天象时辰仿佛为

了一个名字在忙着。 程灵洗， 在狂风

暴雨里诞生了。 一个神灵洗浴过的生

命 。 优渥的环境里 ， 程灵洗长得不

错 。 有文字记载 ， 他 “仪容俊雅 ”

“勃然英姿”， 出众的体魄， 能日行二

百里。

篁墩是起伏的群山在这里忽地打

住 。 村前铺展的是大片平芜草滩 ，

稍加动作会有点石成金的变化 。 程

灵洗喜欢上了农事 。 翻开一片沃土 ，

丢一把种子， 几天就见一片翠绿的庄

稼。 往后是， 稻菽成行果实翻滚， 原

野美丽又实在了。 一个热爱劳动的英

俊少? ， 在 《陈书 》 《南史 》 里留下

了 ， “躬 勤 耕 稼 ”， “刈 获 早 晚 ” ，

“老农不能及也”。 泥土里养植的端正

品性和非凡勇力， 在南北朝那个动荡

的?代自然不会被闲置 。 周边的海

宁 、 黟县 、 鄱阳 、 宣城多盗贼 ， 程

灵洗受命于地方官 ， 召募乡勇缉捕 。

这开启了一个威武雄壮的人生局面 。

程灵洗学会了骑马， 很快进入自己的

位置。

可他还在努力提升自我。 篁墩半

圆的林地和潺潺的水声中， 程灵洗在

练太极功夫。 他拜创编太极功的韩拱

月为师， 研读文字和流水， 手臂在虚

空里触摸， 石块和木栅有了形态和质

感， 贴近， 绕开， 再回来。 他能清晰

地感受到一团清气在揉推杂念和万

物 。 《周易 》 的世界大得不得了啊 ，

那些哲学医术在内心化解了。 参差和

流韵 ， 在姿态中舒展 。 松 、 柔 、 正 、

稳， 在进、 取、 顾、 盼中细化， 气量

涵养得再深阔些 ， 三遍四遍不到位 ，

不要慌乱， 定一定神， 吸口气， 感觉

靠谱了 ， 五指再张开 ， 内练一口气 ，

外练筋骨皮。 来一回剑走偏锋， 也要

得！ 师傅领进门， 修行靠自身。 程灵

洗闻鸡起舞朝夕体悟， 超乎象外得其

环中。 一人徒手对付十几个人， 他不

喘不嘘。

2.
篁墩的竹林里， 风潮来了，

多了残红、 沙沙声。

公元 548 至 552 ?， 东魏降将侯

景勾结梁朝京师守将萧正德谋反， 造

成大乱。 程灵洗组织万余乡勇抗拒侯

景， 那些用太极功夫训练的力量非常

管用， 连新安太守萧隐都来寻求保护。

程灵洗知道侯景不靠谱， 父亲程宝惠，

从梁武帝封侯景为河南王一事， 已预

见国难将至。 恰值祖父程詧逝世， 便

举家回篁墩丁忧。 侯景乱局， 恶潮卷

来卷去。

多少场景和细节 ， 带着创口和

血痂黑漆漆地不见了 ， 可是有个片

段却从史册中鲜亮地进入我们的视

野 。 程灵洗在石头城西 (南京 ) ?遇

梁将陈霸先。 那时， 喊杀遍地血光冲

天 ， 钟山一夜之间站起那么多的影

子 。 呜咽的江水昨天划破大地 ， 今

天又回来了吗？ 陈霸先遣来使节， 经

过细辨和深思 ， 程灵洗消除了误会 ，

认为大义比一时的上风更为紧要。 研

判大局比较利弊， 各自的政治底色和

个人品德更加相近和凸显。 他们特别

不能容忍：

乱军相互残杀。 建康 （南京） 城

里交尸塞路， 号哭之声响动天地。 王

师之酷甚于侯景。 一个王朝累积的败

势， 有了缺口竟然如此汹涌如此残暴。

十多万人的热血， 染红了秦淮河。 战

争中最惨的最倒霉的是老百姓。

《孟子》 说：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熟读史书兵书的目光一起在

战云里发亮， 程灵洗和陈霸先统一了

共识。 腐败和昏庸何尝不是乱根？ 程

灵洗有了一次重要的选择， 决心和梁

朝作别， 与陈霸先一起掩堵恶流。

侯景之乱进入尾声 。 溃败之中 ，

侯景被部将杀了， 肉被人吃， 连他的

老婆也来分食。 程灵洗破王琳、 败华

皎、 擒裴宽， 与士卒同甘苦， 成为陈

朝开国功臣。 程灵洗让新安郡 (海宁、

始新、 遂安、 寿昌、 歙、 黟)， 成了一

个独立于乱世之外的平和之地。 他本

来就是一个喜欢也擅长农事的耕夫啊，

想不到 35 岁之后竟然是驰骋沙场马革

裹尸的又一番人生。 那就用战争消灭

战争， 用武力保护民生。

半圆的山坡上 ， 修篁日见丰阔 ，

斑鸠和长尾鸢不断归拢于绿荫里。

3.
被誉为徽州第一村的篁墩

瓜瓞绵绵 ， 成了一个孕育社会

高端能量的系统。 拣重头戏说下， 唐

中后期， 程泽从篁墩迁河北中山博野，

后程希振自博野迁河南洛阳。 其曾孙

就是程朱理学奠基者程颢、 程颐两兄

弟。 唐天祐?间， 朱瑰领命戍守婺源，

从篁墩迁去传八世。 后朱熹之父朱松

调任福建， 朱熹为朱瑰九世孙。 理学

这门政治哲学， 讲给君主、 士大夫听

的管理学说， 和篁墩有这种关系。 程、

朱、 戴、 毕、 项、 江、 俞、 查等主姓

氏人才辈出， 篁墩星光灿烂。

村中堆放的石头， 一长条一大块，

比仓廪还要充裕、 厚实 、 完整 。 看着

看着心里就重了 。 如果用墨意和光

亮来衡量， 只怕用了满天星斗， 一些

景象还是分辨不清。 什么力量把它们

从远方运来， 它们又装载了什么秘密

和向往呢 ？ 硬实的物件总会泄露一

些形态和倾向 。 这些是始建于明代

1612 ?的 “程朱阙里” 坊和程颢、 程

颐、 朱熹三夫子祠等的零部件。 程朱

理学被石头大块凝聚了 。 从图片看 ，

贴山而站的建筑只是接受了山的影子

和沧桑， 像是乡间的寒窑。 然而， 那

里的砖块、 材料和光焰， 却让社会一

步步地告别了低凹泥泞， 见识了高地

和走向。

老妪坐在巷子里， 多皱的表情加

重了古旧的筹码 。 光亮从头顶下来 ，

又从巷口顺溜而出。 草垛覆盖的空余

里， 鸡狗还在寻寻觅觅。 修篁和村名

本是连一起的， 松树和山势是个紧挨

的话题， 嘉靖?的桥断了， 但流水还

是不停涌来， 清亮的东西断不了。 朱

熹的意思明白爽净： 新安山峭厉而水

清洁。 山水育人习俗育人。 好多功德

都是石头追记和重塑的。 程朱阙里坊、

三夫子祠、 纪念碑、 方尖碑， 都一样。

村里有个叫朱志翔的?轻人， 已经在

抢救往事和记忆。 十多个七八十岁的

老人的录音 ， 像雷雨 、 裂痕和铁器 ，

还原了这些器件的前世和今生。 散落

的石头， 不会永远失声。 走在篁墩的

石板上， 可以强烈地体会到徽州是石

头做的。

程灵洗是入传 《陈书 》 《南史 》

的第一个徽州人。 他的功绩丰厚、 持

久。 宋元两朝给予程灵洗及其家族十

一次追封。 他的让人民和家园远离战

争和苦难的政治遗产， 为 72 ?后在绩

溪出生的汪华发扬光大了。 有意思的

是汪华的出身 、 喜好 、 经历 、 环境 ，

和程灵洗颇为相似。 他们都是名副其

实的徽州保护神。 随处可见的世忠庙

汪公庙， 都是民众对于拥有过的福祉，

普遍的聚焦和再塑， 那里的温暖和美

好， 就像每天的太阳和月亮。 世世代

代的祭祀活动中， 神话、 崇拜、 功德

糅合在一块儿了。 程灵洗会射蜃、 降

霖、 驱蝗， 甚至能祛除瘟疫， 成就了

好多感人的故事。

在松柏高耸苍耳遍布的程灵洗墓

台， 我看到了带着余温的香火和祭物。

我带去了贡果， 躬身表达了迟到的问

候和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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